
爱数学的包装工

余建春来自河南信阳新县大别山区，曾就

读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他的社会身

份，几乎和数学没有一点关系，而且干的是“苦

力活”。作为浙江杭州一家物流公司的包装工，

他的工作强度很大，每天需要从早 8点干到晚 10

点，包装整理上千个箱子，以便能够拿到每个月

3000多元的工资。

“我就是单纯的喜欢数学而已，在外漂泊 10

年了，过得挺辛苦的。”余建春说，从 2006年 6月，

他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武汉、苏州、开封、东

莞、上海、北京都留下过他的身影，工作岗位也

从保安、生产车间工人等多个岗位轮换。平日

里，余建春和普通的打工者一样，需要为生计而

忙碌。不同的是，有一个爱好他始终未丢，那就

是研究数论。

由于平日里工作繁忙，他只能利用每晚有

限的业余时间沉醉于自己的“数论世界”，带着

纯粹的兴趣他反复推演自己的一些数学猜想。

每当有了新的推演结果，余建春都会迫不及待

地向打工所在地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大学投稿。

但遗憾的是，近 10年来，余建春投出的手稿

“无一幸免”，全部石沉大海。一次次投稿的“落

空”并没有打消余建春的积极性。10 年来，虽然

一直投稿无果，但他却是一直“乐在其中”。桌

上的手稿也是越积越厚，向学界投稿成了他多

年坚持下来的习惯。

今年，余建春到杭州做物流包装工，按照自

己的习惯，在 5 月份跑到浙江大学，将一封没有

贴邮票的信件，投进了浙大数学学院蔡天新教

授的信箱里。

6月 11日，一封电子邮件悄然而至。余建春

获得邀请，参加浙江大学数学系的讨论课，介绍

他的数学成果。

走进浙大讨论课

赴约当天，从所在的物流公司到浙江大学，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虽然折腾，但一想到能

够有机会和学界专家和学者交流切磋，余建春

就精神十足。

站在浙江大学的讲台上，余建春在黑板上

一口气推演了自己的 5个发现，从上午 10点半一

直到 12点，他没有看一眼笔记或参考资料，因为

“数字和公式都在脑子里”。

余建春的讲台下坐着 6个人，他们是浙江大

学数学系的教授、博士后和博士生。听完余建

春的演示后，数学专家们认为余建春的想法“新

颖”“部分结果有一定深度”。余建春推演的 5个

发现中，有两个亮点：一组“卡迈克尔数”的判别

准则和一系列高次同余式。

蔡天新教授验证了余建春提出的公式，他

认为余建春推演的卡迈克尔数的判别准则最具

价值。卡迈克尔数是一种伪素数（伪质数），在

一亿以内的正整数中只有 255个。“一定范围内，

余建春的发现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找出更多的卡

迈克尔数。”

由于余建春的论证过程简短，无法作为严

肃学术论文发表，蔡天新决定将余建春的公式

收录在他最新的英文著作中。蔡天新还送给余

建春一本数学书，鼓励他继续学习。

出名之后很平静

草根成为数学天才的消息传出后不久，中

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制作了时长 2 分半的新闻

短片《余建春：数字就像我的朋友》，向全国观众

讲述了他多年和数字打交道的故事。随后，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网站上也刊登了余

建春的报道。

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卡迈克尔数的专家

William Banks 接受 CNN 采访时说，“如果余的

推导是正确的，那将是卡迈克尔数领域一个令

人激动人心的发现”。

“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打工者解决了一个

复杂的数学难题，这看上去就像是奥斯卡获奖

电影《心灵捕手》的现实版本。”CNN 的报道，把

余建春和美国励志电影《心灵捕手》联系在了一

起。报道称，他推导出卡迈克尔数判别准则的

故事，堪称“中国版《心灵捕手》”。

同样是体力劳动者，同样和名校数学教授

切磋、过招，并解决了数学难题。余建春和电影

《心灵捕手》的主角、年轻的清洁工威尔确实有

不少相似之处。

除了 CNN 外，《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

等外媒也纷纷对这个“中国版《心灵捕手》”进

行了报道，余建春的故事传遍了世界。对此，

余建春表现的很平静。“我不想成为新闻人物，

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他

在外打工 10 年，至今仍然单身。余建春说，自

己经历了太多窘迫的日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坚

持对数学的钻研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

有一个家庭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使我可以业余

继续钻研数学。” （本报综合报道）

余建春：打工青年和他的数学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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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安全峰会近日

在成都召开，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昌祥在作主

题演讲时表示，微软

win10 全面执行可信

版本，将对中国的网络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据沈昌祥介绍，

可 信 计 算 是 一 边 计

算、一边防护的新的计算模式，计算结果跟预期一样全程可测可控，

不被干扰，是一个防御、运算并成的免疫的计算模式。

可信计算出现后，全球有众多企业在推动其发展；其中，微软在

2002年启动了可信计算计划，并先后在 Vista、Win8、Win10中捆绑销

售，但并未在 XP、Win7中捆绑。

对此，沈昌祥认为，微软在 Win10 绑定了其自身的可信计算之

后，中国可信计算产业将完全失去进入市场的机会，而且严重威胁着

中国的网络安全。

沈昌祥表示，2014 年微软公司正式停止对 WinXP 的服务支持，

强推 Win8，严重挑战我国网络安全。我们抵御了 Win8 的安装。后

来微软又推出了 Win10，并提供免费下载，在安全方面加强。Win-

dows 不仅终端可信，而且移动终端、服务器、云计算、大数据等全面

执行可信版本，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此我们利用 WTO 的游

戏规则，尊重销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开展对 Win10的

安全审查。我们根据我国电子法和商用密码管理条例进行本土化改

造，其中数字证书、可信计算、密码设备必须是国产自主的，安全必须

要可控。

沈昌祥
Win10绑定可信计算威胁中国网络安全

在 近 日 举 行 的

C3 安全峰会上，亚信

集团董事长田溯宁表

示，数字化像一个新

的星球，整个人类迁

徙到这个星球，它的

安全问题就成为进入

信息化时代最重要的

话题。

他说，从历史角度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计算带来了这么多

可能。疾病可以根据计算数据预测，很多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化。

但数据的隐私权、国家主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下一代的人工

智能和物联网，对于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网络安全

已经上升成为了国家战略。不论是从政治还是从商业来看，网络安

全正变为风口，这一领域不再只是互联网公司的小规模竞争，而将迎

来巨头 PK的时代。

田溯宁指出，信息安全和自主创新是相互矛盾的，只有开放才能

自主，只有自主才能在开放过程中有话语权，所以这个分寸要把握的

特别好。我们不能走向封闭体系，什么都自己干，也不能对网络大数

据安全这样一个核心的国家基础设施缺失监管。

他认为，在信息安全自主创新方面，第一，应在国家立法层面研

究数据所有权等问题；第二，应该有数据应用的自主产权软件；第三，

像网络、服务器的芯片等基础设施都需要自主化。

田溯宁
安全问题成信息化时代最重要话题

奥运会是世界最

顶级的体育赛事，也

是 4 年一度的商业攻

坚战，来自全球的各

大品牌都要在这个赛

场上一争高下。本届

奥运会，从纪念衫、吉

祥物等初级产品，到

科技含量更高的轨道

交通、安检设备、比赛器材、场馆建设等高级产品……无处不在的“中

国制造”正在里约刮起一阵“中国风”。

对此，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说，当

年在南非世界杯时，中国元素就已经非常丰富多彩了，“中国制造”也

随处可见。这一次“中国制造”的元素范围更大，领域更宽，主要原因

是我们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

家，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在奥运会这种重大的赛事中，我们

的优势非常突出。“中国制造”已经覆盖了里约奥运的方方面面。

对于有人担心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技术问题，张建平表示这不用

担心。首先，现在我们出口产品的品质、技术还有质量在总体上是过

关的。其次，里约奥运是有采购商计划的，它对产品的性能、价格、技

术和质量都是有相应要求和标准的。正是因为中国产品的性价比优

势非常突出，所以才能够中标这些项目。

张建平说，下一步我们要加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同时也

要将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提高我们产品的

质量和美誉度，扩大我们的市场范围。

张建平
“中国制造”正在里约刮起“中国风”

“听说您评上‘2015年度中国科学人’了？”

“评上了？我不清楚啊。”

俞章盛盯着电脑，头也不抬。因为研究生物

统计，常年和数据打交道，俞章盛走到哪儿都夹

着笔记本电脑。偌大的实验室，十余个学生挤在

一起，嘈嘈嚷嚷。

去年 10 月，俞章盛回到国内，以生命科学

院、数学学院双聘教授身份入职上海交通大学。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15 年，并且在

2014 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具备终身教职

的副教授职位。

生物统计是把统计学运用于生物实验设计、

分析的复合学科，在国内刚刚起步，如何发展迷

雾重重。俞章盛“脚踏两只船”，希望凭借自己在

国外统计理论研究和临床医学结合的经验，为中

国的生物统计推开一扇窗，吹吹国外的“风”。他

说：“国内这方面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正好我也

懂怎么做。”

俞章盛：
为中国生物统计
推开一扇窗

他是一名打工青年，却坚持着自己的数学热
情和理想，即便被当成民科，也百折不饶。在浙
江大学蔡天新教授的慧眼之下，他终于走到台
前，向人们展现惊世成果，让伪素数无处可逃。

他就是余建春，一名快递包装工，现实版的
心灵捕手。

文·刘 禹 本报记者 王 春

”

“

从大学开始，俞章盛就对统计学科的应用充

满了困惑。

1992 年，俞章盛从小山村考到华东师范大

学统计系专业，开始了 20 年的统计职业生涯。

但毕业后俞章盛并没能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

只是找了份技术销售工作。这让他意识到，传统

统计教育与应用严重脱节。

出于对统计应用的强烈兴趣，1998 年俞章

盛辞去工作，再次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统计

专业硕士。虽然学的是统计应用方向，但他感觉

自己对统计应用还是没有完整的深层次的理

解。这让俞章盛认识到，国内的统计学应用和理

论融合程度不高。

硕士二年级，俞章盛决定走出国门，一探国外

应用统计学之究竟。仅1个月时间，他就搞定了所

有手续，赴美国鲍灵格林大学，攻读统计硕士专

业。两年后，俞章盛以满绩点的成绩申请密歇根大

学生物统计博士项目，开始了生物统计研究的生

涯。“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习和研究，使我成为一个

真正的生物统计理论和应用的学者。”俞章盛说。

出国探索统计应用之路

博士毕业后，俞章盛一直致力于生物统计、

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工作。

“一个团队里有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医

生，一个是搞生物统计的人。”俞章盛认为，现代

医学研究不是医生一个人的研究，要靠团队合

作，而生物统计学就是最重要的一门支撑学科。

项目从开始立项、设计到数据搜集、分析、成果发

表，生物统计人员都必须共同参与。“统计设计上

应该怎么做？样本量需要多少病人？如何随机

搜集样本？生物统计人员如果不能前期介入，那

么后期的数据分析没有任何意义。”

在美国，每年有近 6000 亿美元疼痛相关治

疗费用和 7000万亿人次疼痛门诊流量。如癌症

会给病人带来长时间的疼痛，而止痛药使用过多

会上瘾。在获得最佳止痛效果的同时，尽量降低

止痛药的使用量，这对病人健康尤其重要。在印

第安纳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期间，俞章盛曾和医学

院专家合作，进行临床实验，开发出一种新的疼

痛管理模式，显著降低了病人慢性疼痛指数，对

临床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让生物统计帮上医学的忙

伴随着现代临床研究的发展，相关性的生

存分析数据在医学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如癌症

病人复发事件、肾移植病人的住院事件，以及

多中心临床试验中的死亡事件。然而，通常情

况下，复发、死亡、康复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之

间并没有关联，即变量之间没有固定的函数形

式。俞章盛和他的导师用局部核回归估计的方

法，成功建立了正态分布的模型，拓展并深化

了对相关性生存数据的分析，使得预测病人未

来病情的走向有迹可循。

6 年研究生涯，俞章盛共发表医学期刊论文

50 余篇；还发展了可用于癌症预后建模的相关

性生存分析非参数回归方法，提高了生存分析数

据建模的准确性及效率；针对癌症研究中常见的

复发事件数据，建立时变系数模型，揭示传统分

析方法未能发现的医学结论；发展在生存分析和

纵向数据的联合模型中的变量选择方法，为癌症

高维数据的降维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

除了生物统计学者，俞章盛还有一个身份：

SCI杂志 Statistics in Medicine和 Journal of Sys-

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 的副主编、两个国

际医学 SCI期刊统计编辑。

在去年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一场讲座

上，有人问俞章盛：“为什么国内很多医学杂志稿

件被撤稿？”俞章盛思考良久，回答说：“科研体制

问题！医生要做试验、发论文，却没有合适的科

研结构支持。而在国外医学院，临床试验都有生

物统计系、生物信息系等众多单位协同合作。”就

是冲着国内对生物统计的需求，俞章盛决定回国

发展生物统计。

得知俞章盛决定回国，朋友们都觉得很惊

讶，因为回国意味着放弃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全职

终身教授身份，放弃稳定优越的生活，在差别极

大的科研环境里从零开始。

俞章盛说，早年他的父亲患有肾病。父亲去

世后几年，在和相关医生合作时他了解到，高

血压和肾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父亲得肾

病前被医生忽视的前兆，就是高血压，牙齿大

量出血。当时国内的医生还没有意识到肾病

和高血压的关联性，所以只当高血压处理。现

在回想起来俞章盛深感惋惜，“如果生物统计

在国内发展起来，那么父亲的肾病就能提早发

现。”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生物统计的

想法。

“其实中国的病人资源远比美国丰富，数据

规模大且病人依从性高。”想到这点，俞章盛本就

不大的眼睛挤成一条线。“搜集 2000 个病人数

据，在中国 1 年就搜集完了，在美国可能需要搜

集 3年。”

回国来到交大，俞章盛担任交大—耶鲁联合

生物统计中心副主任。除了科研，在学科建设上

俞章盛有着很多设想。

国内学生物统计的人有两个极端：要么特别

注重理论，要么只做应用。“脱节非常严重！”这也

是很多药企虽然对生物统计人才的需求很大，但

却不愿意聘用国内学生的原因。

未来，俞章盛计划将国外生物统计学科的架

构引进来，培养研究生水平的生物统计人才。除

了利用生命科学学院和数学学院的双聘身份，打

通两个学科的课程外，俞章盛还将以研代学，实

行教学和研究合作机制。“中心和国内外医院合

作项目很多，可以带着学生一起做。”

前不久，密歇根大学的朋友来中国拜访俞章

盛，俞章盛兴奋地跟他说：“我回国回对了，国内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事情很多，经常忙不过

来，坚持做下去，肯定会有收获。”

“国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余建春在浙江大学的讲台上推演自己的数学发现


